
夏秋时节，是攀爬者的美好时光。
先说那些南瓜秧吧。常见的南瓜秧又称倭

瓜秧，爬行姿势是匍匐状的，叶子宽大，小如手
掌，大若蒲扇；它的茎即农人口中的莛子，粗壮
有力，里面汁液饱满，营养充足，为它提供了不
断前行的能量。

以前农村土坯墙、茅草房参差错落，低低矮
矮，南瓜秧的主头一探身便上去了，等在屋脊上稳
固一段时间之后，它便陆陆续续在房顶上“下蛋”，
结下一个又一个青青的南瓜蛋子，煞是好看。

如果南瓜秧的主头被风吹折，或者人为掐
断，也不是什么灾难，南瓜秧素来有“断头再生”
的能力，即使主头不能再生，还有副头呢，要知
道，南瓜秧每一个腋窝都可以生出一个副头，如
果条件允许的话，都能培育成不亚于主头的藤
蔓。南瓜秧主头不仅走直线，而且会走曲线，曲
里拐弯根本不影响其生存状态和生长质量。一
棵南瓜秧如果不遇到强烈阻拦和致命伤害、任
由其前行的话，它能跑个二三十米，不，五十米
都不成问题，甚至更远。

和 南 瓜 秧 重 在“ 爬 ”不 同 的 是 丝 瓜 秧 的
“攀”。丝瓜秧攀缘能力极强，长棍、绳索、树枝
自不用提，就是砖墙，它也能循着凹陷的砖缝和
凸出的砖角一路攀爬，更为叫绝的是，它甚至能
在粉刷过的水泥墙壁上任意游走。

这一切并不能表明丝瓜秧有什么特异功
能，关键的是它有无数矫健有力的“手”——卷
须。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旦发现一个着力

点，它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卷须立马紧贴，上前
抓住，盘旋，缠绕，直至抓牢。

正是由于丝瓜秧的执着，所以它能克服一
般植物无法超脱的困难。

如果离高处远处的附着物很远，有一段显而易
见的距离，那它的卷须就会尽力伸长，拉直，只留最
前面的一点弯钩，点点移动，寸寸靠近，在一大片灰
白的时空里，丝瓜秧凭空拔高了自己的身躯。

丝瓜秧的茎远没有南瓜秧的藤蔓粗壮，显
得没有多余的“脂肪”，它如此刻意“瘦身”，也
许是攀缘的需要使然。它的筋骨坚韧，轻易
不会折断，抗干扰能力极强，从而保证了它不
断进取的姿态，它能高能低，能伸能屈，绳有
多长，脚就有多远，农家深谙这一点，经常给
它拉起稻草绳，隔不远埋上一个树桩，长长的
稻草绳从此桩拉到彼桩，再拉到其他桩，一百
米长的绳都未必够用。

得到了这样优越的条件，丝瓜秧们可乐坏

了，攀爬毫不费劲，隔不远就坐一个果，长出一
个个小小的丝瓜纽，一个星期下来就是一条条
长长的丝瓜。

由于得风得日，丝瓜秧在绳上坐的果基本上
都能成，且质量很高，短的一尺多，长的一庹长。

小时候常见的丝瓜秧多爬在院墙边、园笆
子顶、栅栏上，青青的藤蔓，灿灿的黄花，将疏疏
落落的农家小院点缀得素朴雅致、和谐唯美。

低矮处的丝瓜秧结的丝瓜，我们不费事就摘
下来了，屋脊上的搬梯子爬上去，尚不大难，偏有
那调皮的丝瓜秧顺着树干一路向上，一直爬到树
梢，结出了一条条又粗又长的大丝瓜，在风中晃
晃悠悠，荡来荡去，有点像荡秋千，可爱极了。

和丝瓜秧长得相像且性能接近的是苦瓜
秧，离远看，一个不在意，你会误以为是丝瓜秧，
靠近细瞅，其实还是有区别的：苦瓜秧的叶片没
有丝瓜秧的宽大，茎也不如丝瓜秧的粗，结的果
实更不同，虽都是长条形，但丝瓜更长，表面更

光滑，而苦瓜的外表则疙疙瘩瘩的，活像蟾蜍的
表皮，不说摸，单是看，就足够吓人的。

和丝瓜秧一样，苦瓜秧的藤蔓柔韧性强，抓
劲十足；和丝瓜秧的卷须比起来也有过之而无
不及，攀之愈高愈远，则结的果愈多，东一条西
一条的，横竖都是。

对苦瓜秧不用刻意铺陈，只需栽在丝瓜秧
旁边即可。它踩着丝瓜秧前进的路线，随直就
直，随弯就弯，交织，缠绕，重合，让人有时分不
清是苦瓜缠丝瓜还是丝瓜绕苦瓜，反正就这么
着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能说得清？

和丝瓜秧、苦瓜秧一样，黄瓜秧也有卷须，但
农妇们却不让它乱跑，总是习惯性地给它们搭架，
引导黄瓜秧主头往上爬，藤蔓扎堆，抱团生长。

黄瓜秧缘着瓜架，直接向上，爬着爬着，开
花，坐纽，瓜纽头上顶着花，三五天便长成一条
大黄瓜，花依然不落。

黄瓜秧比较倔强，如果爬到瓜架顶部，攀无
可攀，宁愿头部悬空，也绝不回头，性格如此，品
质使然。

至于豆角、眉豆，既无触须，也无卷须，它最
大的特长是缠绕，只要有附着物的存在，不管长
短，无论粗细，一旦触及，再也不会放松。

实际上，园院里善于攀缘又生长果实的植
物远非以上几种，像瓠子、冬瓜、西瓜、葡萄、猕
猴桃等，它们的藤蔓无一不是爬行的好手、农家
的最爱，它们都在最好的时光里展示出最美的
自己，呈现给季节别样的精彩……

♣ 李成猛

攀爬者的时光参差荇菜
♣ 高明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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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哦”了一声，站起来走过
去，把纸包重新包好，放在二姐
面前的桌子上。我说：“二姐、姐
夫，这个事儿你们不要管了，先
抓紧时间看病。二姐，尤其是
你，谁不知道你现在过的什么日
子？这几年你们俩看病估计把
家里的钱都折腾得差不多了。
即使你们要出这笔钱，我也先替
你们垫上，以后再说好不好？”

“那怎么行？”二姐生气地瞪
着我，“谁也代替不了我，你也知
道父亲跟我最亲。”说着她的眼
圈红了，低下了头。

“我知道。等你们缓过劲来
再说吧！我这次来不是要钱的，
就是过来看看你们。一直想让
你们去深圳住一段时间，你们总
是害怕给我添麻烦。自己一家
人，能有什么麻烦呢？”我的眼泪
也流了出来，在我们家，我跟二
姐最好，“而且我跟大姐也说好
了，我的房子卖了，钱也不存了，
先把墓地买了，把咱爸安置好，
以后再说好吧？”

二姐低着头没说话，也没再
推让。

我怎么会不知道父亲对二姐

最亲呢？在我们家，唯一能跟父
亲说话聊天的只有二姐。二姐跟
我说过，父亲出走的那天下午，曾
经专门到学校来找她。那时她还
在上中学，他在学校门口旁边等
着她放学出来。那是秋天了，他
一个人瑟缩着站在离校门口很远
的地方，害怕人家看见他。二姐
出来没看见父亲，只顾低着头跟
在其他学生后面往前走。后来她
感觉有人在旁边跟着她，扭头发
现了父亲，也不知道他已经等多
长时间了。但周围都是同学，她
也不好意思喊他，那时候的学生
都怕家长到学校来，让同学们看
到笑话。女儿在前面走，父亲就
远远地跟在她后面，直到周围没
人了，二姐才站住了。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夹了
肉的馒头递给二姐，馒头里的肉
夹得很厚，一闻就是父亲卤料的
味道。那是他从人家酒席上带
过来的，包馒头的纸油汪汪的。
二姐接过来，感觉还热乎乎的。

两个人站在那里，父亲看着
瘦小的女儿三下五除二就把一
个大馒头吞进肚里，意犹未尽，
父亲的眼圈顿时红了，一脸的惭

愧，那神情好像是在说：“妞，爸
没本事，要是你早托生些年，想
吃什么爸都给你做。”

俩人还没说几句话，远处又
过来几个同学。二姐急得想走
开，害怕被同学撞见。

“ 二 妞 ，我 想 给 你 说 个 事
儿，”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塑
料皮本子递给二姐，“这个你放
起来……”

那几个学生走得越来越近，
二姐匆忙接了，没等父亲把话说
完便扭头跑开了。

那是父亲和他的孩子说的
最后的话，至于他还想说什么，
永远也无从知晓了。

二姐说，她和父亲分开后就
开始后悔了，以后很多年里，她
一直为这件事情后悔，不仅仅是
因为后来他死了。她说，当时她
就非常伤心，一个寒瑟的父亲，
特地来看女儿，她就那样把他撂
那儿不管了。她应该让他把话
说完，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觉
得以后还有机会。

“ 谁 知 道 ，再 也 没 有 机 会
了！”二姐每次说到这里，都会哭
一次。

二姐讲了这一段故事之后，
我曾经跟她讨论过这么一个问
题：如果父亲不是自己活得没意
思了，他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学
校找你，交给你那个笔记本？在
家里完全有足够的时间，也有很
多机会啊！可见对于他的死，他
是有预见的。至于那天夜里跟母

亲发生的争吵，最多是促使他下
决心的一个因素。说母亲逼死了
父亲，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臆测。

二姐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那时候，日子穷困得没个头，咱
们家又是那环境，还容得下他
吗？然后又摇摇头说，别想它
了，都过去了！

火锅把二姐家的温度升高
了，她的新家还没开通暖气，空调
功率太小。二姐解开围巾，脱了
外套，我看到了她脖子上手术留
下的疤痕。现在的外科技术好，
倒是做得细细的不太明显。我站
起来，把我脖子里的珍珠项链取
下来要给她戴上，装饰衬托一下，
刚好能遮住一部分痕迹。二姐坚
决不要，使劲和我推让，脸涨得紫
红，脖子上的疤痕变得更红了。
二姐夫说：“三妹真心给你的，你
要再推让就生分了。留下吧！你
也从没给自己买过一件首饰。”我
眼圈又红了，我那里有一大盒子
珠宝玉器。看看我身上的衣饰，
再看看她。同是一个母亲生的，
命运却有着巨大的差距。

想一想陡然心惊，我二姐相
貌学问样样比我好，那时候我要

不是被母亲逼得走投无路，也像
她一样考个学校，然后找个人嫁
了，我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二姨当初劝我的也许没错，难
不成我真该感谢我母亲？

我 说 ：“ 这 珠 子 不 值 几 个
钱。二姐是个美人，戴在她身上
就是比我戴着好看。”

那是我年前刚买的南洋珍
珠，十五毫米的金珠，我知道我要
是说出来价钱，抵死她也不会要。

我对二姐夫说，该去给二姐
添几样像样的衣服了，女人打扮得
漂漂亮亮，运气都会跟着好起来。

二姐夫以军人的认真口吻
说道：“是的，年前后我催她七次
了！这几年病着，她心都懒了。”

我笑了笑说：“二姐，你过的
是自己的日子，干吗总是跟谁赌
气似的？”

她比我心结重，父亲的死，
以及母亲对她的干涉，一直都没
有化解，沉积在她的心底。她没
生过孩子，而且从小到大就没离
开过郑州，天地不够大，眼下就
这么个状况。我知道，我无法说
服她，除非她自己走出来。

二姐这才不再推让了。她

把珠子在脖子上转了一圈，问姐
夫，好看吗？二姐夫笑了笑，点
点头说：“三妹说得很对，人就得
打扮，看着精神。明天就去买新
衣服，咱好马得配好鞍。”

二姐的情绪也好多了，对我
说：“三妹，现在咱妈最离不开的
就是你了，你也够心累的。”

我笑了，说：“天底下谁会信啊？
她不是离不开我，是离不开小妹。”

“信不信由你。”二姐本来也
想笑，但没笑出来。她下意识地
摸了一下脖子上的刀口，“我最了
解她，你别看她说什么，要看她做
什么。她就是嘴硬。她为什么自
打去了深圳一趟也不回来？”

然后她拿起我的手压在她
手上，认真地说：“别跟咱妈计较
了，她一辈子就那样。她一直跟
我过不去，更跟你过不去。我
吧，生性就这样子。那时她可能
觉得或许你能有点出息，能吃
苦，也能忍。她就是怕你像咱
爸，太没心劲儿了！她怕你什么
都不要，什么都不争取，她是恨
铁不成钢。她最崇拜咱
姥爷，就怕自己的孩子像
咱爸。” 32

连连 载载

临近老家的村口，见路边一
个老头正佝偻着身子，在垃圾箱
里掏弄着。不用他回头，我也能
认出那是老抠叔，因为他过时的
穿戴太有辨识度了。为了避免他
难堪，我打算直接把车从他身后
开过去。没想到他却主动转身跟
我打起了招呼。

“回来捐款的吧？”
我没有回答他，而是急切地

问：“栓柱两口子伤得咋样啊？”
老抠叔告诉我，栓柱媳妇的两

条腿都撞断了。栓柱更严重，抢救
一天了还昏迷不醒呢。我听了心
情沉重起来，马上进了村。

上午十一点多，捐款接近尾
声。我正准备驱车回城，却受到了
老村长的挽留，非让一块儿吃个饭
不行。

“不麻烦了，还是回县城再吃
吧。”我婉拒了老村长的好意。

老村长急了：“啥？嫌家里条
件赖不是？镇上可是有七八家像
样的餐馆哩，随你挑中不中？”

村委员小王也指着我说：“这
个哥今儿捐款最多，捐了三千元，
这餐馆就让他点吧。”

“那中，今个儿谁捐款多就让
谁当家。”老村长同意了。

“那就收拾家伙吧？”小王仰脸
瞅了瞅太阳，“都晌午了，不会有人
来捐款了。”

“再等会儿，你老抠叔还没来
呢。”老村长坐着没动。

“等他来捐款？他可是有名的
老抠，看一分钱比金豆子都主贵。
一辆自行车骑了四十年；一辈子过
年没放过鞭炮；门牙掉了两颗，往
牙科跑了三趟也没舍得镶……”小
王口无遮拦地侃了起来。

老抠叔其实姓刘，我在村里上
小学时，他教我们算术。当时他上
课有一个习惯，就是发现学生在下
面搞小动作了，他便用粉笔头不轻
不重地砸你一下，以示警告。待下
课后，他又钻到学生的桌凳下，将
指甲盖大小的粉笔头捡起来装在
粉笔盒里，直至用尽。所以我们私
下里都戏称他“抠老师”。后来在
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言时，他将

“户枢不蠹”读成了“户抠不蠹”，
“枢”和“抠”一字之差，让“老抠”这
一绰号由地下转为了公开。大家
都当面喊他“抠老师”“抠叔”“抠
哥”。他呢，不但不恼，反而乐呵呵
地应答着，仿佛头戴着一顶桂冠。

十几年前他就以小学高级教
师的身份退休了，如今领着每月四
千多元的退休金。按说生活宽裕
了，儿女也都出息了，他也该享享
清福了，可他就是闲不住。退休后
的前几年，他跟着村里的泥瓦匠做
小工，每天早出晚归。儿女多次动
员他和老伴去城里跟他们一起居
住，可他就是不去。无奈，儿女们
只好强令他不能再干那爬高上低
的活了，天天在村里遛遛转转就行
了。而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却又
想方设法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走街
串巷收起废品来。碰到垃圾箱，他
也忍不住扒拉几下。儿女面子上
挂不住，多次劝他，可怎么也劝不
住。按儿女们的话说：“他是俺爹
啊，俺能咋着他？”

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抠老
师来了！”

“抠老师好！”“抠叔好！”“抠哥
好！”——尊重、嬉闹、调侃。随着各
种语调的问好声，大家一下围住了
刚刚来到的老抠叔，上下打量着这
位老人，像品鉴一件稀有的古董。

“抠老师，您这顶军用棉帽，颜
色都泛白了，三十多年了吧？”

“抠叔，您穿的这件蓝涤卡中
山服，是哪一年买的呀？听说儿媳
妇丢垃圾箱里了，您又捡回来了？”

“是啊，”老抠叔摘下帽子，用
手指弹了几下，一本正经地说，“这
帽子四十年也有了，是学校搞宣传
队时，我演样板戏时买的。”然后将
帽子戴上，像博物馆讲解员一样，
指着他身上的中山服，“这件中山
装，是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时，乡
政府颁发给我的奖品，不仅耐穿，
而且很有纪念意义。对我来说，再
好的衣服，都抵不上我的这些宝
贝。给我扔了，我肯定不认呐。”

“咋不见您骑那辆‘永久’牌自
行车了？”

“坏了，买不来零件了。”说完，

老抠叔舒展开满脸的皱褶，咧开嘴
笑了，露出了那排带豁口的牙齿。

“都别闹了！快让刘老师办正
事吧。”老村长显然等急了。

“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老
抠叔走到捐款箱前，解开他那件陈
旧而整洁的中山装，从里面的口袋
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双手郑重
地递给村长。在场人的目光，随着
老抠叔的每一个动作，也都聚焦在
那个信封上。只见村长从信封里
掏出一沓崭新的人民币，往手指上
蘸了唾沫，熟练地点了起来，点完
扭头对会计说：“记上，六千元整。”

这时，我看见村委员小王的眼
睛和嘴巴一齐张圆了。

“捐款到此结束。另外，给大
家透露一下，十几年来，刘老师省
吃俭用，先后……”老村长的话还
没说完，就被老抠叔打断了。

“村长，你当初咋向我保证
的？”老抠叔直眉瞪眼地问。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老村
长尴尬地回答。

“这事你要是说出去，别怪我
跟你翻脸！”老抠叔说着，眼圈突然
红了，“我小时候可是吃百家饭长
大的啊！”

村长和老抠叔的对话没头没
脑，暗语似的，让大家如坠五里雾
中。我却好像从中听出了一些门
道，再看老抠叔时，就感觉这老头
儿有些神秘起来，他佝偻的身子似
乎也挺直了。

老村长见大家交头接耳议论
着，赶紧转移话题，给自己找了一
个台阶下：“好了好了，作为一村之
长，我说话算数，今天这顿饭就让
刘老师当家，他捐款最多，他说去
哪吃咱就去哪吃。”

老抠叔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
情绪，对着村长拱了拱手：“谢谢
抬爱。既然这顿饭让我做主，那
就去俺家吃吧，我给大伙儿炖柴
鸡，贴锅饼子。至于村里准备的
这顿饭钱嘛，我看，也捐给拴柱家
应急用吧。”

老村长一愣，然后苦笑地指点
着老抠叔说：“唉，你这人……可真
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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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写出更丰富的新四军故事

《纪念碑》的核心是改革开放以后区长
史引霄一家的故事，围绕在她身边的不同立
场、阶层的人们被新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唤醒
了生机，在大时代中面临种种变数和问题，
历经蜕变和成长。一代人以不同的方式退
出历史舞台，新一代经历了时代的考验，也
释放出自己的特质与选择。改革故事与革
命往事相互交叠、两代人的命运相互交织，
新四军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代经历了不同历
史阶段，有不同人生故事，却始终对祖国和
人民抱有不变的赤子之心。

小说开头，突如其来的爆炸事件打乱了
史引霄家精心准备已久的生日晚宴，引出关
系复杂的一众人物，曲曲折折贯穿四十几年

的故事渐次展开。战争年代血肉相连的友
谊和爱情绵延至今，懦弱和卑劣也不时到
场。权利和财富固然会使一些人忘记初心，
但恪守信念的人们永远葆有纯粹的内心、承
担的勇气和对美的追求。

《纪念碑》延续了王小鹰一贯的写作
风格，情节绵密、人物众多、叙述从容时有
书卷气。她将宏大与细腻、坚定与浪漫、
严苛与宽容、残酷与温情融于一炉，使这
部鸿篇巨制别具光彩，同时又充分发挥自
己善于编织故事、掌控情节和人物关系的
功力，给担负厚重主题的长篇巨制设置了
引人入胜的入口、情感充盈的空间、余味
悠长的结局。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
求之。”出现在《诗经·关雎》这首情歌里，雎鸠
和荇菜成为历代爱情的象征物，传承数千年
而不衰。该诗的内涵和艺术成就都是非凡
和独特的，她是借兴雎鸠的关关交欢，描述
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故事。诗中借关雎和
鸣起兴，启迪青年爱恋上采摘荇菜的女子。
诗中出现的“流之”“采之”“芼之”，似有爱情
循序递进的意味，以女子采摘荇菜的行姿，
喻君子求爱的心路历程。这种热恋中的心
态，逐渐发展为寤寐求之，辗转反侧；以至于
梦想成真，与窈窕淑女走入婚姻殿堂，出现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情景。

试想诗歌的美妙，一位淑女在清澈的
水边，轻盈地拨弄着荇菜，那曼妙的水面荡
起的涟漪，水中倒眏的倩影，那么美丽而浪
漫，如痴如画，怎不让人心动! 诗人以荇菜
比喻窈窕淑女风摆杨柳的风姿，衬托出佳
人的身段。这图景令青年浮想联翩，夜不
能寐。这便是“比”的修辞手法。其效果可
以使整篇诗委婉含蓄，自然流畅，意境优
美，表现出典型的东方式的恋爱图景。诗
人用“好逑”二字表达出男士愿与淑女永结
伉俪的愿景，体现了我国古代男女约会的
传统特色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尚。

古人发现了荇菜像美女飘逸的风姿，
那青荇的倩影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杜甫在《曲江对雨》诗中有“林花著雨
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的诗句。王维在
《过青溪水作》有：“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
苇”的诗句。温庭筠《南湖》诗曰：“湖上微
风入槛凉，翻翻菱荇满回塘。”苏辙《官舍胸
有鸂鶒遗二宣》：“半亩清池藻荇香，一双鸂
鶒竞悠扬。”曹雪芹《杏帘在望》：“菱荇鹅儿
水，桑榆燕子梁。”

荇菜的形象常常荡漾在多少少男妙女
的心上！当你和情人漫步在池塘或溪流
旁，伴着蛙声蝉鸣，会发现水中荡漾着的荇
菜，那叶像缩小的睡莲，小小的黄花非常艳
丽，随着水波摇动起来，素宣飘逸，很是柔
弱而美丽。听那《再别康桥》诗歌：“软泥上
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
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荇菜是何种植物，不少人认不得，甚至
有人说它是一种苋菜，那可以说肯定不
对。荇是一种水草，只是现在称它为莕
菜。据查陆玑《毛诗草木鱼虫疏》中说：

“荇，一名接余，白茎，叶紫赤色正圆，径寸
余，浮在水上，根在水底，与水深浅等长如
钗股，上青下白。”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 19莕菜篇中
说：“按《尔雅》云：莕，接余也。其叶符。则
凫葵当作符葵，古文通用耳。或云，凫喜食
之，故称凫葵，亦通。其性滑如葵，其叶颇
似莕，故曰葵，曰莕。《诗经》作荇，俗呼荇丝
菜。池人谓之莕公须，淮人谓之靥子菜，江
东谓之金莲子。”

荇菜依然荡漾在现在的水波中，穿越
数千年的时间，摇曳着“君子好逑”的模
样。莕菜属植物全世界约有20种，广布于
全球温带和热带，中国有 6种。其中莕菜
很受人喜爱。生于池塘、流水缓慢的排水
沟、湖泊或不甚流动的河流中。莕菜原产
中国，分布广泛，我国南部较多。从欧洲到
亚洲的印度、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地区
都有它的踪迹。

莕菜是一种美丽的观赏植物，也是一种
蜜源植物。荇菜花期长，是庭院点缀水景的
佳品。每朵花开放时间短，仅在上午9～12
点，但全株多花，整个花期达4个多月。可作
水面绿化，荇菜根茎生于水底，枝节悬于水
中，而叶和花则漂于水上，重要的是，它有着
圆圆的叶子，形状跟睡莲很相似，还会开鲜
黄色的花！叶形似缩小的睡莲，易生繁盛，
装点水面很美，还可以净化水质。

荇菜可食否？自古就是野蔬，根茎可
做菜煮汤，柔软滑嫩。如苏恭说：“荇菜生
水中，叶如青而茎涩，根甚长，江南人多食
之。”莕菜全草入药，能清热、解毒、利尿。
主治感冒发热无汗、麻疹透发不畅、发汗、
荨麻疹、水肿、小便不利，外用治毒蛇咬伤；
还可以作猪的饲料和鱼的饵料等。


